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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一 百 七 十 九 次 會 議 

一九四七年八月十一日星期一午後三時在紐約成功湖舉行 

主席：Mr. F. EL-KHOURI (敍利亞） 

*席者：下列各國代表：澳大利亞、比利 

時、巴西、中國、哥侖比亞、法蘭西、波蘭、敍 

利亜、廉維唉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聯合王國、 

美利堅合衆國。 

二 八 七 . 臨 時 議 程 ( 文 件 S / 4 7 8 ) 

― . 通 過 議 程 。 

二. 一九四七年七月八日埃及總理Ife外交部長 

致秘書長函（文件S/4IO)。i 

二八八.通過議程 

議程通;iSlo 

二八九.繼續討論埃及問題 

埃及總理兼外交部長 M a h m o u d Fahmy 

Nokrashy P<«fcd應主席請，就理事會議席。 

主席：理事會現在所要採取的程序爲，第 

一，先請當事各方就本問題富所欲言，然後在 

他們發表說明性的陳述之後由安全理事會各位 

理事開始一般討論。 

爲了這個原因埃及代表現在請我准許他發 

言，聯合王國代表將繼續他發言。 

N O K R A S H Y P A S H A (埃及）：赏我諦聽聯 

合王國代表上星期的陳述之際，2我不得不感覺 

詫異，因爲在聯合國的核心，安全理事會裏面， 

竟聽到此種毫無掩飾地替十九世紀的帝國主義 

我以爲最後僕滅納粹主義及法西斯主義之 

時已看到此種精神的最後表現。我以爲歷史已 

對十九世紀帝國主義外交普jfrR用的方法作了 

最後判決。當我聽到Sir AfexamkrCadogan宣稱 

聯合王國對其在埃及與蘇丹的紀錄深感光榮 

時，我幾乎不能相信我的耳朶。 

1參閱安全理事會正式紀錄,第二年，第五十九號， 
第一-K九次會議。 

2同k>第二年，第七十猇，第一b六次會識。 

聯合王國代表在其辯辭中宣稱一八八二年 

以後英埃關係的歷史與目前理事會審議中的問 

題無闢，我對此並不感覺驚奇。我很能了解聯 

合王國欲求抹殺此次爭端的整個背景。我很明 

瞭它何以不願理事會考盧六十五年前英國炮擊 

Alexandria,繼以武力佔領埃及的公開事實—— 

它莊餱地宣稱此係暫時佔領，但事後卻在"共同 

管理"的美名之下攫取了埃及大部份領土的全 

部行政權。我也明瞭英國帝國主義何以必須自 

稱是爲了崇高目的，以資掩飾。只要是它的野 

心所在之處，它莫不藉口於報復"屠殺"，恢復 

"政府與行政系統"，及消滅"貪汚無能"，以促進 

並穩固它自己的地位。 

但Sit Alexander Cadogan除了誇大英國之 

外，竟漠視埃及歷史上的顯著事實，他甚至說 

埃及的獨立自主係出於聯合王國的慷慨賜予， 

並認埃及的進步完全出於其引導之功,，這實在 

令我不勝詫異。 

在|è們這方面，我們本不願詳述慘痛的往 

事。但此種歪曲陳述應予答覆，並且爲了對埃 

及公平及對安全理事會尊敬起見，我覺得我必 

需加以糾正。 

我們認爲過去一百年來，聯合王國阻礙了 

我們的獨立及民族發展。 

聯合王國代表要埃及感謝聯合王國"將埃 

及從奧托曼帝國統治下解放出來的功績。奧托 

曼帝國的名義上的宗主權實無重大價値，埃及 

軍隊第一次於一八三三年，另一次於一八三九 

年，打敗蘇丹軍隊，直達君靳坦丁的郊外。埃 

及當時已可不藉聯合王國的幫助自行脫離奧托 

曼帝國的統治，只是由於列强在聯合王國慫恿 

之下採取的行動，埃及才未能脫離奥托曼帝國。 

聯合王國事後若幫助了埃及割斷它與奧托曼帝 

國的微弱聯繫，那不過是爲了要把聯合王國統 

治的更沉袁的鎖鍊加在埃及身上。 

聯合王國代表自誇埃及在聯合王國統治下 

的進步，但他不提到埃及已於一八八二年之前 

開始復興。我敢說埃及若未爲聯合王國的軍隊 

所佔領，埃及的現代進化，將不受阻礙繼續推 

進。我們也遇到任何向上發展的國家所應有的 



困難、政治的社會的及財務的危機；但與所有 

其他國家相同，我們必能加以克服。若無"英國 

的領導"，我們所獲成杲將更美滿，且所付代價 

一定更少。 

聯合王國代表以眞正帝國主義的姿態宣稱 

聯合王國將主權給與埃及。聯合王國自己在埃 

及的地位原已朝不保慕，不得不藉種種推託說 

明其繼續佔領埃及的立場，它怎麼能將主權給 

與埃及呢？ 

Sir Alexander Cadogan宣稱聯合王國軍隊於 

一八八二年佔領埃及並非"沒有理由"的。他提 

出了事後的新辯護。 

他告訴安全理事會說，聯合王國軍隊只是 

在"屠戳基督敎徒及歐洲人"之後方佔領埃及。 

奇怪的是只有聯合王國感覺到此種崇高動機。 

那時法蘭西、奧地利、俄國、德意志在埃及的 

公民與旣得權利均較聯合王國爲多，但它們均 

未想到採取此種"沒有理由"的行動。 

在發生所謂"屠戮事件"時，上述各國及聯 

合王國都在君士坦丁舉行會議，因此此種行動 

更屬"沒有理由"。各國不但未發現任何千涉的 

理由，尙於一八八二年六月二十五日簽了一件 

"返讓爲懷的議定書"，聲明"決不企求任何領土 

利益和特權"，亦不對埃及採取任何單獨行動。 

一 八 八 二 年 五 月 英 國 總 領 事 S i r Edward 

Mallet給聯合王國外交部長Lord Granville的一 

件報告可使人們略悉聯合王國自己負起的使命 

究竟是什麼。Sir Edward Mallat向Lord Gtanville 

說： 

"若不打垮這個國家目前的軍事優勢，我們 

便不能重佔上風‧ ‧ ‧我相信若要使埃及問題得 

到滿意解決必需發生某種嚴重事件，且與其延 

遲此種事件，不如使其加速發生。" 

這個"嚴重事件"終於"發生"了。英國艦隊 

的司令突然發現埃及正在恢復Alexandria的若 

干僵壘，他立卽採取行動，於一八八二年七月 

十一日炮擊該巿。 

法蘭西海軍司令拒絕聯署他的聯合王國同 

僚以此種無聊藉口發出的最後通牒。法國艦隊 

當卽奉政府命令返出埃及領海。法國政府不願 

和英國政府一起違反它剛剛簽署的國際協定。 

Sir Alexander Cadogan又聲稱"聯合王國部 

隊進入埃及係履行其協助Khedive的諾言"。埃 

及代表圑不知道Khedive曾請求此種援助。它只 

知道由Khedive本人擔任主席的埃及內閣曾對 

炮擊Alexandria之前發生的最後通牒提出强硬 

抗議。聯合王國所稱的援助結果是最顯明的征 

服。 

聯合王國代表所fF陳述中另一句令人驚異 

的話必將使任何一位熟悉中東歷史的聽者莫明 

其妙。他說根據一八八五年的公約，奧托曼帝 

國的蘇丹同意聯合王國部隊的駐留埃及。這 

一定是指一八八五年十月二十四日Sir Henry 

Drummond Wolff代表聯合王國政府與蘇丹簽 

訂的協定。一八八五年只有這樣一件有案可査 

的協定。這件協定規定加速聯合王國部—隊撤出 

埃及的措施。但現在，依照Sir Alexander Cadogan 

的意見，與聯合王國談判撤返聯合王國的部隊 

便是等於承認讓他們佔領。 

最後，聯合王國代表說埃及的.自由係聯合 

王國所賜與，他略過第一次世界戰爭與一九二' 

二年中間的一段時間不提，使人們得到一種印 

象，覺得聯合王國自願地以片面宣言准許埃及 

獨立。他未提聯合王國政府於一九一八年獷暴 

地拒絕埃及的要求之後，因埃及的國民革命不 

顧英國的戒f令反抗英國統治權達四年之久， 

不得不探取行動。當時駐埃及高級專員Lord 

AUedby-的公文顯示聯合王國已完全不能保持 

它的地位。結果才有一九二二年宣言。 

這便是英埃關係的背景。人們應參酌上述 

及類似事實以及以後的發展研肘一九三六年條 

約。 

聯合王國代表說埃及的兩項要求都與一九 

三六年英埃條約內"所處理的問題有關"，因爲 

有這個條約之故，埃及沒有理由向理事會提出 

控訴。根據這些理由，他認爲安全理事會應斷 

然地駁回埃及就本案提出的要求。 

Sir Alexander Cadogan絞盡腦筋想支持這 

個條約的法律效力。爲此他提出國際法內的 

pacta sunt servanda (國家必需履行條約義務）及 

rebus sic stantibus (締約時情勢若有重大更動，條 

約卽不復有效)等原則，埃及政府則一次都未提 

起。Sir Alexander Cadogan甚且說安全理事會在 

處理爭端時就是一個國際法機關，他似在請安 

全理事會以此種資格宣佈該條約有效。 

我在我的陳述中我不願依賴法律論據。我 

之所以如此，係因我相信安全理事會於解決向 

它申訴的爭端時不限於解決爭端的法律方面。 

理事會不需要就當事者的法律權利加以判決。 

他的任務——我應當說，他的更高任務一是 

維持和平與安全，務求各國間能有保持和平友 

好關係的氣氛。理事會於執行此項任務時，不 



受當事者的法律承允的阻礙。遇到情況悪劣，無 

法解決時，人們往往會藉口於法律承允，作爲 

不採取行動的理由。過時的條約引起破壞和平 

情事，歷史上已屢見不鮮。理事會是和平的保 

護人。這是他的主要責任。這是埃及政府向他申 

訴的理由。我們將一件爭端訴諸理事會，因這件 

爭端的繼續可能危害國際和平與安全的維持。 

我想我已說明我自己對一九三六年條約的 

立場。這個條約已失掉他的作用。不論它在過 

去有何效用，現在已不能有助於埃及與聯合王 

國間的友好關係。它的效力業已耗盡。它已不 

適時宜。它的政治與道義力量已經失掉，它的 

存在是有害於,u平及安全的。 

我並非請理事會就一九三六年條約作一宣 

判。我不請理事會就締結條約以後所發生的種 

種事件作成法律結論。我只請它考慮此次爭端 

背後的明確事實。 

我也許將使主席覺得不耐煩，但我必須請 

主席再准許我描述締結一九三六年條約的情 

形，及檢討其案文與意旨。 

我欲首先指^一九三六年條約未切實规定 

有效時限，第十六條內只規定商談修改問題。它 

規定二十年之後經任何一方的請求必須舉行此 

種商談。它還規定十年之後經雙方的同意亦得 

舉行此種商談。後一规定除了顯示這個條約是 

我所說的一種臨時辦法之外，自然是多餘的，因 

國際條約的當事者本來隨時得加以修改。聯合 

王國於十年期限屆滿前不久卽商談修改，本沒 

有 什 麼 値 得 稱 , 之 處 。 如 同 M r . Bevb所說的 

一般，它之所以如此，係因它與埃及相同，也 

覺得"爲兩國利猛計應另訂新約"。 

大家現在已知道雙方都同意討論修改條 

約。大家也已知道此項商談未獲效果。第十六 

條料到會發生此種情形，它規定"締約國若不能 

就修改條約之新規定達成協議，應將爭點提請 

國際聯合會理事會按照簽署本條約時有效之盟 

約加以決定，或提請其他人士或機構依照締約 

國同意之程序加以決定"。 

這是對埃及的一項重要保障。但這個保障 

現已消滅。國際聯合會理事會已不復存在。他 

解體以後沒有留下繼承人。盟約也不再有效。因 

此如非聯合王國願使另一槺構有此種權力，現 

已無任何機關有權過問此等爭執。換一句話說， 

該條約的這個重要部份已失去效力。 

我必須於討論第十六條時提到其中的其他 

規定。聯合王阈代表竟未提到這部分規定—— 

他似乎不想使理事會知道有這一部分規定~~-

良堪詫異。這一部分規定便是："本條約之修改 

將規定依照第四、第五、第六及第七各條所載的 

原則繼續兩締約國間之聯盟。"換一句話說，兩 

締約國間之關係若按照條約,兩國將永久聯盟。 

我深知永久聯盟在十八世紀頗爲通行，雖 

然此種聯盟結杲都破裂了。也許十九世紀尙有 

這種例子。但在二十世紀時我不知道有任何國 

家企圖締結永久聯盟。憲章現在確切規定不得 

有此種企阖。SÙ: Alexander Cadogan所說的最近 

的同盟條約均訂有年限。埃及不願違反其對憲 

章的承允，因此現在不能同意修改一九三六年 

條約，確認此種永久聯盟。換一句話說，一九 

三六年條約在這一重要方面已失去效力，已爲 

憲章取而代之了。 

這是關於一九三六年條約的時間性問題。 

我現在要談一談促使埃及政府認爲這個業已失 

掉意義的條約的其他方面。 

我只將隨便一提條約內業經完全履行的各 

項規定；任何一方都不再需要就這些規定採取 

行動。例如第三條關於加入國際聯合會一事，又 

如第十二條及第十三條蘭於保護外國人士及取 

消治外法權的規定。 

聯合王國似乎感覺埃及於"回顧"後一項規 

定時應得"感謝"。事實上若非由於聯合王國在 

埃及的地位，治外法權於一九三七年Montrozx 

會議之前可能早就取消了。 一九二二年聯合王 

國的片面宣言保留它在埃及的"保護外國人士 

利盆之控制權。Sir Alexander Cadogan稱之爲保 

留若干"權利"，好像只憑他的話就可建立國際 

法似的。因此，當世界其他各地紛紛在廢除不 

合時代的治外法權之際，埃及則一籙莫展。不 

但不感激，我只能說埃及獲得解放拖延了如此 

之久，實堪遺慽。 

一九三六年條約內最重要的條文之一，第 

十五條，係關於如何解決涉及實施或解釋條約 

規定所引起的爭執。我很明瞭 S i r Alexander 

Cadogan已差不多提到這個條約的每一條，而不 

提到這一條之故。聯合王國當然對這一條不加 

重視，因它久已習憤於在開羅用武力示威解決 

它與埃及的爭端。但對於埃及，這一條極爲重 

要。它是埃及的保險閥。 

第十五條規定雙方如不能由直接談判解決 

爭端,應"依照國際聯合會盟約之規定處理之"。 

盟約旣已消滅，我們已無應守程序以處理由該 

條約所發生的爭端。換一句話說，這一條槪括 

條約所有其他一切規定的條文顯然業已失效。 



我現在要提到第八條。該條規定聯合王國 

部隊之駐守運河一帶的埃及領土"直至兩締約 

國同意埃及陸軍能藉其固有之人力物力確保運 

河通航之自由及絕對安全之時爲止"。它並規定 

二十年後兩締約國對於"埃及陸軍是否已能藉 

其固有之人力物力確保運河通航之自由及絕對 

安全因而英國部隊有無駐守埃及之必要問題， 

如不能同意，得將其提請國際聯合會理事會依 

照簽署本條約時有效之盟約規定，或提請其他 

人士或機構依照兩締約國所同意之程序，予以 

決 定 。 " 

因國際聯合會理事會已不復存在，二十年 

後，聯合王國若不同意提交其他機構，埃及將 

無法就這個重要問題請求決定。換一句話說,關 

於聯合王國部隊駐留埃及領土的時限的重大問 

題，這個條約已失去意義。 

第八條的附件就埃及所將給予聯合王國的 

援助有詳細規定。細閱該條案文卽可顯見其一 

般用意在準備一九三六年業已料到並於一九三 

九年發生的緊急情勢。埃及忠實地履行了它的 

義,。縱使沒有條約，它也將如此做。事實上， 

它的確也同樣地和美利堅合衆國及其他盟國合 

作。 

聯合王國代表將同盟國在中東的勝利歸功 

於英埃聯盟及軍事佔領，不理會勝利的第一個 

因素便是埃及之忠實支持民主國家。對於盟國 

在中東的滕利中有這種重要貢獻的便是埃及之 

忠實支持，而不是一九三六年條約。阿特里總 

理於一九四六年五月八日向衆議院發表陳述時 

就這一點講得很恰當。他說："聯盟的力量不在 

於履行某些書面文件的規定，而有賴於人民彼 

此間的眞實友誼。" 

難道我還需要提醒聯合王國代表，聯合王 

國的負責政治家都曾發表聲明承認埃及對共同 

目的所提供的偉大支持嗎？ Mr. Alexander於 

一九四六年八月十二日代表聯合王國在巴黎會 

議中宣稱:"關於這一點，我要說我們忘記了埃 

及曾一再參加盟國與義大利作戰，戰事初期從 

一九四〇年六月二十日以後，其接近義大利殖 

民地的領土曾有大部份遭受蹂躏，並由於使用 

軍隊、空軍、及將其領土供盟國作爲基地之 

用一一非常重要的基地'^提供了極大的作戰 

努力。" 

埃及從戰事爆發時便卽斷絕它與軸心國家 

的外交關係，它至一九四五年初方正式宣稱，其 

理由經Mr. Churchill於一九四五年二月二十七 

日向衆議院的陳述中說明。Mt. Churchill宣稱: 

"我們從未艇迫埃及政府加入戰爭。事實上，我 

們過去曾多次勸它不要如此• • •我們對於埃及 

的共同參戰國的態度認爲絕對滿意。" 

一九三六年條約第一條宣稱,"皇帝陛下所 

屬部隊對埃及之軍事佔領業已結束"，這祇不過 

是說得好聽而已。第八條所稱規定聯合王國部 

隊之繼續駐留"不能構成任何方式之佔領,亦決 

不妨害埃及之主權"，也是如此。因爲第八條及 

其附件仍規定着面積廣大及用意深遠的軍事佔 

Mo 

聯合王國軍隊散佈在埃及領土上的面積約 

達二百二十五萬英畝。自從他們撤出開羅及 

Alexandria之後他們仍在距埃及首都六十餘英 

里之外佔領一廣大區域；他們仍在運河東西兩 

岸的廣大地區內作軍事演習；他們聲稱有權利 

在全國上空飛行;他們要求廣泛的特權及豁免。 

這些軍隊的駐留可使聯合王國對埃及政府 

行使壓力，完全與埃及的獨立自主國家地位相 

牴觸。聯合王國於一九三八年及一九四四年卽 

以此種歷力限制埃及國會的立法褸。聯合王國 

並於一九四0年、一九四二年、及一九四五年 

迫使埃及國王罷免內閣。 

此種佔領的眞實目的究竟何在呢？條約說 

是爲了保護運河；但其他如修築汽車路及鐡路 

等義務顯示條約的眞實目的爲使聯合王國能調 

動部隊從地面及天空控制埃及。 

聯合王國代表企圖將這個條約與互助條約 

相比，可是究竟能否如此比較呢？ 一九三六年 

條約內的這一部份顯然與憲章栢牴觸。它與集 

體安全的意義相反。它對於埃及履行其憲章下 

的義務，卽從事合作抵抗不論來自何方的侵略， 

是一種阻礙。 

我以前曾提到一九四六年十二月十四日大 

會 通 過 的 一 件 決 議 案 ， 促 請 各 會 員 國 立 卽 

撤退其駐在其他會員國領土內但未經各該會員 

國於符合憲章且不抵觸國際協定之條約或協定 

中自由並公開表示同意之軍隊"。3 

我以前已經指出埃及簽署一九三六年條約 

並非出於自願。埃及當時在軍事佔領之下，它 

並得到警告——非常明確的警告——它若不接 

受聯合王國提出的條件，卽將恢復其保護領地 

位，或較此更壞的地位。在此種悪劣危險的氣 

氛之下，埃及卒被塵力所屈服。它企圖逃避一 

九二二年聯合王國所保留的權利。它企求穩定。 

3參閱大會第一屆會第二期會議所通過之決議案, 
第四十一(一)。 



它欲避免過去因談判失敗所引起的後果——每 

一次談判失敗後聯合王國均在埃及內部挑撥政 

治危機。埃及之同意一九三六年條約係把它當 

作解放的一個階段。 

當時有人說這個條約與埃及的獨立相牴 

觸。Sir Alexander Cadogan曾提到埃及國會接受 

該條約的情形，並引證自由黨領袖Mohammed 

Mahmoud Pasha的陳述。讓我補充一下他所引 

證的話。故Mohammed Mahmoud Pasha說："軍 

事義務與埃及的獨立相牴觸，若非由於我們的 

特殊環境，若非由於這個條約的某些優點，以 

及目前的國際情勢，迫使我們考慮此等冷酷事 

實，使我們不能把精力集中在我們的希望與願 

望上，我決不會想到接受這個條約。" 

下院主席Ahmed Maher Pasha就這個條約 

講些什麼話呢？他當時向下院宣稱："由於目前 

的不能避免的環境，我們不能不接受這些條件。" 

現在擔任上院主席的Hussein Heykal Pasha 

曾向上院宣稱："各位若欲改變我們所擔憂的 

情勢‧ ‧‧希望任何改變可帶來幸福，那就應在一 

個條件下接受這個條約，這個條件就是應利用 

最早的機會廢棄其中可影櫻埃及獨立的任何規 

定 。 " 

英國國會內的幾位卓越議員也於一年前承 

認埃及簽署一九三六年條約係受環境的壓迪， 

我只將引證一位議員的話。Mr. Lindsay於簽訂 

一九三六年條約時是聯合王國政府的官員，他 

於去年五月向衆議院聲稱:"這個條約也是多少 

在壓迫之下商訂的，這是事實。當時的確知道 

卽將發生戰事，向來沒有認爲這是解決埃及問 

題的最後辦法。" 

我再說一遍，埃及並未自願簽訂一九三六 

年條約。 

我已經指出這個條約與憲章相牴觸。它不 

是平等國家間的協議。它不符合主權平等的條 

件。他是建立在主權不平等上面的。Mr. Bevin 

於一九四六年五月十六日向衆議院所作的陳述 

中卽承認此點。他宣稱在最近的談判中他的努 

力是要"使英埃關係建立在與過去不同及較以 

前更現代化的基礎上，使兩國的關係可成爲平 

等國家間的關係，而不是以佔領爲基礎。"這正 

是 M r . Bevin所說的話。 

我想我也已指出，這個條約所規定的永久 

聯盟 種不自然、不平等、及不尊敬的聯 

盟̶̶與憲章相牴觸。除此之外，我以前也巳 

指出，這個條約於一八八〇年蘇伊士運河公約 

相牴觸。 

聯合王國代表企圖證明一九四六年十二月 

十四日大會決議案在原則上承認一個會員國由 

於某種條約的結果可在另一會員國領土上駐紮 

軍隊。相反的，這個決議案所說的原則與此相 

反，它說不得駐紮軍隊，它又說只有一種例外 

情形，卽若有一個符合三項條件的條約方可駐 

紮軍隊。一九三六年條約不符合任何一個條件。 

聯合王國軍隊駐紮在埃及領土上未經埃及在 

"符合憲章且不牴觸國際協定之條約或協定中 

自由並公開表示同意"。 

現在我只須提到關於蘇丹的第十一條，卽 

可結束我就一九三六年條約內各項規定的分 

析。 

安全理事會已知道"關於蘇丹將來行政權" 

的一八九九年協定的非正式性質。理事會也知 

道此項協定係根據聯合王國藉其"戰勝權利"所 

提參加管理的要求。Sir Alexander Cadogan說未 

簽訂那個協定之前，因蘇丹反叛滕利之故，埃及 

失去蘇丹業已多年。他顯然忘記了聯合王國自 

己於反叛開始時曾使埃及不能加以鎭壓，並於 

可以恢復秩序之際迫使埃及將軍隊撤出蘇丹。 

埃及從未放棄它與蘇丹的結合。Lord Kit-

chener 係以埃及的名義向蘇丹人民呼籲，法蘭西 

的遠征軍係在Fashoda被挫。一八九九年協定規 

定"共管"，稱之爲聯合管理，聯合王國企圖藉此 

使人們覺得蘇丹的主權爲它與埃及所共有，但 

該協定決不能損害埃及的主攉。蘇丹仍與埃及 

相聯合，並且始終如此。一九三六年條約第十一 

條只提到暫時繼續"該協定所規定"的行政權。 

Sir Alexander Cadogan提起蘇丹政府。事實 

上蘇丹久已受倫敦的統治，現在依然如此。偷 

敦的政府時起時倒，其原因不是由於蘇丹的問 

題，而大部份是由於英國三島的當地問題。倫 

敦的政府在蘇丹維特一個完全是軍事獨裁的行 

政機構。這便是聯合王國欲在一九三六年條約 

下使其繼續的行政機構。 

聯合王國代表說聯合王國政府對其在蘇丹 

的紀錄深爲自傲。它是因爲使蘇丹人民停留在 

落後情況下而感覺自傲嗎？它能爲不給蘇丹人 

以普及敎育而替它自己辯護嗎？他們爲了只欲 

使蘇丹人民擔任卑賤工作而限制他們不能受較 

高敎育，關於這一點它能替自己辯護嗎？事實 

爲在聯合王國管理下幾達五十年之後，蘇丹的 

敎育情形較埃及被佔領二十年之後更爲不如。 

Sir Alexander Cadogan講到讓蘇丹人民自 

由選擇他們的前途，說了許多話。在聯合王國 



的眼睛裏看起來，這不是目前的問題。只有在 

蘇丹人民業已有"自治的準備"時方會發生這個 

問題，站在帝國主義立場上，這便是指遙遠的 

將來。聯合王國甚且承認它預料到要經過多年 

的中間時期。它要憑它自己說什麼時候蘇丹人 

民方有"自治的準備"。 

聯合王國時時講起"經由憲法途徑"諮商蘇 

丹人民。在聯合王國統治下四十八年來從未舉 

行過選舉的一個國家內說經由憲法途徑諮商民 

意，實在近於笑話。當然這是指在倫敦指揮下 

經由英國佔領當局的諮商。 

我可以很坦白的聲明埃及政府對這個問題 

的態度。我們認爲繁殖於尼羅河流域兩部份的 

民族間的關係是一個內部問題。縱使我們能與 

任何外來干涉者討價還價，因而達到我們的若 

干民族願望，我們也不願和他們商談。我們決 

不出賣蘇丹人民的前途。我們不願使蘇丹人民 

前途繼續倚賴帝國主義政治的狂妄舉動。這個 

問題將由埃及人民及蘇丹人民自行處理，蘇丹 

人民將自己發言，而不是經由遠在倫敦的一個 

外國政府發言。我覺得埃及人民及蘇丹人民均 

有理由揣想這個-問題將獲得彼此滿意的結果。 

我以前曾經列舉務須尊重尼羅河流域的統 

一的理由。我已指出埃及沒有蘇丹不能生存，蘇 

丹沒有埃及也不能生存。不單是因爲生活源泉 

的尼羅河迫使我們搁手。數百年來的傳統使兩 

個民族大部份具有共同語文及共同文化，產生 

了埃及人民及蘇丹人民均不願斷絕的聯繋，並 

使所有依尼羅河的恩賜爲生的人民感覺到尼羅 

河流域的圑結絕對必要。 

聯合王國現在所企圖破壞的便是這種圑 

結。他在蘇丹的行政權的繼續正破壞了這種團 

結。Sir Alexander Cadogan向理事會保證，聯合 

王國政府並未採取旨在使蘇丹脫離埃及的政 

策。我覺得他不能否認聯合王國官吏在蘇丹的 

所作所爲正可發生這種影響，他們現在在蘇丹 

的所〖乍所爲正是如此。他們的行動甚至更進一 

步：他們似乎想分割蘇丹。 

我覺得大家現在必已明瞭埃及政府何以認 

爲一九三六年條約業已失去效用，何以埃及於 

商改該條約的談判失敗之後不得不向安全理事 

會呼籲援助之故。 

聯合王國代表說了許多關於英埃兩國間最 

近談判的話，他說聯合王國之同意談判乃是對 

埃及的恩惠。可是英國外交部長的意見並非如 

此。英國外交部長於本年一月二十七日在衆議 

院內宣稱:"爲兩國利益計顯然應定一新約"。聯 

合王國代表說最近談判的失敗僅因不能就一點 

獲得同意。因此他說雙方的爭執只是對於去年 

十月Sidky Pasha及Mr. Bevm在倫敦所臨時簽 

署的條約草案的文字上的爭端。 

因此我必須向安全理事會說明，最近的談 

判牽涉到許多問題。埃及代表團自始卽堅持必 

須承認尼羅河流域的統一作爲任何協議的必要 

條件。埃及於一再提交聯合王國代表的節略內 

說明它要求承認尼羅河流域的統一並非一個筌 

洞原則，而是因爲它認定惟有在這個基礎上蘇 

丹的前途始可符合埃及與蘇丹人民的共同願 

望。 

聯合王國商談人員許多個月來都避免討論 

埃及提出的這個主要要求。但是埃及代表圑對 

於這一點堅持不讓，聯合王國代表乃於去年九 

月離去開羅，實際上使談判破裂。Sidky Pasha 

爲希望挽救情勢起見，特赴倫敦與Mr. Bevin 

接洽。 

阿特里總理一九四六年十月二十八日向衆 

議院宣稱,他們兩位在倫敦交換意見"係屬私人 

採索性質的談話，並非談判。他們的談話係根 

據一項默契，卽任何一國政府都不受它的拘束， 

並應保守秘密"。我已經引徵過Mr. Attlee所說 

的話。 

這兩位部長欲尋找一個包括一切的解決辦 

法以解決全部爭端。因此他們所臨時簽署的草 

案包括各種問題，其中所舉各種解決辦法都是 

互相依賴的。雙方若不能就任何一個童要項目 

達成最後同意，卽可推翻整個提案，使整個問 

題均未獲致協議。 

Mr. Bevb在一件草案內接受了埃及的最 

初要求，承認"埃及與蘇丹應統一於埃及皇室之 

下"。但此項消息一經披露之後各方對這件草案 

卽發生不同的解釋。雖然談話中未提到埃及對 

蘇丹的實際主權，但聯合王國聲稱這個草案只 

"承認象徵性的主權"。 

Mr. Bevin於十二月六日建議由Sidky Pasha 

給他一份"解釋文件"附於條約之後，並連同此 

項建議附致一份解釋文件草案。此舉僅强調雙 

方意見之不同而已，這件草案不僅包括一個問 

題,而且包括許多問題,其中若干問題在以前各 

次討論中，並未提到。除其他各點外，Mr. Bevin 

請Sidky Pasha聲明關於蘇丹所臨時簽署的議定 

書草案"等於確認蘇丹目前之地位"，且"決不 

影響聯合王國保衞蘇丹之權利。"他要對Sidky 

Pasha說的話不但不是承認埃及與蘇丹的統一， 



事實上係由議定書草案规定破壊此種統一的可 

能性。 

同時，蘇丹總督經英國首相的授權，於十 

二月八日在Khartomu宣稱議定霱草案逆料尼 

羅河流域的統一可能破裂。聯合王國在蘇丹的 

官吏則繼續鼓勵蘇丹脫離埃及，同時準備實際 

瓜分蘇丹。 

Sidky Pasha當然拒絕簽署Mr. Bevin提出 

的文件草案。他並給Mr. Bevin—件備忘錄，聲 

明他對議定書草案的確切了解，並指出聯合王 

國的解釋已超越案文範圍以及商定該草案的談 

話範圍。 

這些事件使埃及對聯合王國政府宣稱願承 

認埃及與蘇丹統一於埃及皇室之下的誠意不敢 

置信，並再度强調無法達成可以滿足埃及主要 

要求的解決辦法。埃及至此除了向安全理事會 

呼籲之外別無其他辦法。 

因此這件爭端現已向理事會提出，不受 

Sidky-Bevin建議中所提臨時辦法的拘束。它不 

受雙方一整年談判的限制。它包括聯合王國軍 

隊立卽無條件從埃及全部領土撤退及取消聯合 

王國在蘇丹所另行維持的拧政權問題；這也是 

雙方爭端所始終包括的問題。 

我已分析一九三六年條約及修改條約的談 

判，現欲向安全理事會略述該條約的政治背 

景——理事會於審議我方要求時所將撿討的背 

聯合王國代表於屢次提到取消一九二二年 

聯合王國所保留的權利時業已約略提到了這個 

背景。取消這些攉利的確是一九三六年條約的 

目標。 

這些保留的權利是什麼呢？這些權利載於 

聯合王國在土耳其聲明放棄其對埃及的宗主攉 

之前發表的片面宣言之內。這個宣言本身便是 

聯合王國於一九一四年未經諮商埃及政府而宣 

佈的廢止保護領。保護領又結束了一八八二年 

開始的軍事佔領。因此一切步驟均應回溯到聯 

合王國非法及無理由的以武力踏進埃及之日。 

每一階段都沾染着原來的罪惡。 

這是一連串殊屬特殊的事件，其中每一環 

節均由强迫及武力鑄成。埃及現在能希望什麼 

呢？聯合王國欲繼續那種不自然的聯盟，延長 

埃及所不能忍受的軍事佔領；並且是在聯合阈 

憲章已成爲國際關係主要關鍵之後還要如此。 

人們必將明瞭，帝國主義作風必須結束；人 

們決不能再譲這種作風影響英埃關係，引起衝 

突、仇恨、及挫折。不但是爲了埃及的利益，卽 

使爲了聯合王國的利盆，也需要一個新制度。 

得到滿足的埃及與蘇丹方可與其他國家， 

包括聯合王國在內，發生親善關係。如此方能 

使尼羅河流域重獲和平。這樣才可幫助聯合國 

支持中東和平及世界和平。 

不論有無條約，安全理事會有義務處理任 

何危害和平事件，"採取有效集體辦法，以防止 

及消除對和平之威脅"，接受處理任何凡屬其 

"繼續存在足以危及國際和平與安全之維持"的 

爭端。安全理事會不能因爭端當事者的"法律" 

地位而逃避其"維持國際和平及安全之主要責 

任"0 

埃及政府於向安全理事會申訴之際堅持幾 

種不可爭辯的確切政治事實：第一，雙方確有 

爭端；其次，埃及政府業B以決心與誠摯的努 

力與聯合王國談判解決這個爭端，而此項努力 

已告失敗；.第三，這個爭端的繼續存在不但可 

能危害尼羅河流域和平及安全之維持，並可能 

危害整個中東的和平與安全的維持；第四，只 

有將聯合王國部隊完全撤出埃及領土及撤消聯 

合王國在蘇丹單獨建立的行政權方能在世界此 

一地區實現"相平及友好關係所必需之穩定及 

幸福情況"。 

這些便是促使埃及政府乞請安全理事會援 

助的事實。 

聯合王國代表企圖使人們覺得此一爭端對 

和平及安全所含蓄的任何危險完全是埃及政府 

引起的。 

我認爲埃及政府若使用武力，或以使用武 

力相威脅，這個情勢必將引起安全理事會的調 

解。埃及政府未採取此種途徑。我們遵守秩序。 

我們履行了憲章下的義務。我再說一遍，我們 

不是到此地來恫嚇的。因爲埃及在這個問題上 

潔身自好，因爲我們遵守憲章的原則及宗旨，聯 

合王國便請理事會不考慮我方要求的是非曲直 

而予以駁斥，殊屬奇特。我不能相信安全理事 

會會主張一個遵守法律的政府，只因其遵守法 

律之故，它所提出的案件便不應受到審議。 

我要更爲充分地說明，埃及政府雖以和平 

爲懷，這個爭端的繼續存在何以可能危害國際 

和平及安全的維持。聚居尼羅河流域的數ëT萬 

人民在六十五年由始終反對聯合王國部隊駐紮 

於埃及領土上。他們欲求解決這個爭端的希望 

業經一再粉碎。侵略者關於撤退駐軍的保證,業 

已一再落筌。埃及人民與這些不速之客間一再 



發生嚴重事件——他們的舉動好像他們是埃及 

的主人翁一樣。 

民衆的憤慨不但是在情理之中，而且也是 

不可避免的。這種憤慨不能加以鎭壓，它必然 

會爆發。它曾屢次引起暴動。最近數月內，它 

已引起流血並死亡多人。埃及政府現在若能阻 

遏怒潮，若能勿使潰決，那是因爲它正在向安 

全理事會呼籲援助，目前埃及人民的希望正寄 

託在理事會身上。 

我要再說一遍，佔領的局面—日存在，民 

衆的憤慨便一日不能消滅。它的迸發是無法阻 

止的。這種情勢很容易弄到不能控制的地步。埃 

及政府的和平用心可能因而失敗。 

埃及政府當然有義務逆料此種可能性，因 

而預籌阻止之道。雙方在直接談判失敗之後， 

安全理事會的任務當然是消除民衆憤慨情緒的 

集中點，卽英國的佔領及干涉埃及。理事會當 

然將幫助埃及根治這個害及尼羅河流域和平的 

痛症。 

我想我業經向安全理事會聲明，不論在任 

何託詞之下，只須佔領狀態繼續存在，它必將 

危及埃及與聯合王國的關係。它不但阻遏尼羅 

河流域的社會及經濟進展；它不但會煽起暴動； 

它將更進一步。它造成一種危險，對於維持已 

在多事之秋的整個中東的和平及安全增加了另 

一障礙。造成這種危險的原因完全是由於聯合 

王國所採取的並現在宣稱要繼續採取的途徑。 

聯合王國有挽救此種情勢的能力。他不需 

要與埃及签訂協定許可它的軍隊撤出埃及領 

土。明天它卽可撤退這些軍隊。 

但聯合王國政府似乎自己無力撤出埃及。 

因此埃及不得不向安全理事會呼籲，請理事會 

擺脫它所不能忍受的負擔。因此我們不得不請 

理事會着令聯合王國軍隊立卽完全無條件的撤 

出尼羅河流域，並撤消聯合王國在蘇丹的行政 

權。 

Mr. Herbert Morrison曾於一九四六年五月 

七日向衆議院宣稱:"中東的一九四六年不是一 

九三六年，也不是一九二九年。世界是要向前 

進的。我們希望它是在向前進的。"人們"可能 

認爲我們於一九四六年所討論的埃及情勢與一 

九三六年和一九二九年相同，我向他們保證決 

非如此。目前的情勢完全不同。" 

我深信安全理事會也將抱同樣精神。我請 

它於一九四七年根據憲章，執行它在憲章下保 

障和平及安全的崇高使命，處理這個事件。 

Sir ALEXANDER CADOGAN (聯合王 

國）：我於安全理事會上次會議中討論這個問 

題時 4 很榮幸的能就埃及代表圑七月八日函提 

出陳述。我於該次會議時說明當時我不便言寸論 

Nokrashy Pasha向理事會所作的長篇陳述, 5並 

聲明保留以後會議時答覆他的陳述的權利。我 

本希望今天下午首先發言，可先行答覆埃及總 

理最初的陳述。 

我現在提起這一點是爲了說明我今天所將 

說的話係答覆Noktashy Pasha上星期二的陳述。 

他今天又講了很多話，我希望能於理事會下次 

會議時忠實坦白地討論他今天所講的話。我要 

附帶地指出，我覺得我現在所將作的陳述可答 

覆他今天提出的若干點。但他尙提到其他事項， 

因此我欲聲明保留以後會議時充份答覆他提出 

的其他各點的權利。我現在所要講的話係答覆 

八月五日Noktashy Pasha的陳述。 

我今天所要講的話大部份都是要糾正埃及 

方面所稱一八八二年至一九二二年英國佔領埃 

及情形及蘇丹的歷史，我重複我已經向理事會 

所作自勺聲明，嚴格的講，這些事情都與向理事 

會提出的問題無關。 

但聯合王國代表圑對於指責聯合王國在埃 

及與蘇丹的工作的話，不能不提出申辯。這些 

話爲的是使人們覺得我們的工作完全是自私的 

帝國主義的工作。聯合王國在埃及的工作使埃 

及成爲一個繁榮的獨立國家。我們促成行政及 

經濟條件使它能達到這個幸運的結果。我們在 

埃及的地位與其他若干大國在世界其他地方的 

地位相同；那裏也有些國家以完全獨立國家的 

地位加入了聯合國。 

我知道現在的思想與十九世紀的思想不 

同。沒有其他國家能比聯合王國提供更多關於 

這一方面的思想進步的證據。聯合王國已將自 

由給予數億印度及緬甸人民，.現更準備於犧牲 

數千英國士兵的生命拯救埃及於納粹掌握之後 

的一年或兩年內從埃及領土上徹退最後一名英 

國士兵。聯合王國在十九世紀的行爲祇能以那 

個時代的思想予以公平裁判；但不論憑什麼標 

準判斷我們在埃及的工作，Nokrashy Pasha的誰 

謗言論都極不公平，極不正確。 

我不想討論抽象的帝國主義，浪費理事會 

的時間。理事會內現在有幾個理事國在大致同 

一歷史時期內都在亜非兩洲慷展領土，它們目 

~""'參閱安全理事會正式紀錄,第二年，第七十號,第 

一七六次會謙。 

5卜,]上，第一七五次會議。 



前的版圖之內尙包括此種擴展的若千成果。埃 

及自己也是在+•九世紀初期以武力擴展領土的 

埃 及 總 理 欲 使 大 家 相 信 埃 及 之 進 佔 蘇 

丹̶̶該國大部份領土數百年來均完全對埃及 

獨立一我引用他自己所說的話，係"經由和平 

方式、同化、及通婚"，或，我再引徵他的陳述中 

的另一段，係"經由合併程序"。但這種文飾的 

話對於Mohammed AU的血腥征服完全不能適 

用。Mohammed Al i在十九世紀上半期用武力 

佔領了安全理事會主席的國家達七年之久，他 

是侵犯敍利亞土地的無數埃及人的最後一個。 

Nokrashy Pasha並宣稱聯合王國從拿破窬 

時代以後起決定不讓埃及有堅强政府，第一步 

驟就是發動歐洲各國的合作反對埃及獨立。這 

完全是歪曲事實。他所指的似乎是一八三九年 

各國干涉埃及之舉。那是Mohammed Ali自己所 

引起的。Mohammed Ali離開了本國疆界，遠征 

敍利亞，卒使奧托曼帝國的蘇丹呼籲歐洲各國， 

加干涉。但在那次事件中埃及以前的疆界以 

及總督的權力都未受損失。相反的，一八四一 

年蘇丹的御賜執照着令Mohammed Al i終生管 

轄其他領土，擴大了他的權力，並封他和他的 

後裔爲總督，世襲罔替。奧托曼帝國政府前一 

年所簽署的偷敦公約，卽爲蘇丹所頒此項執照 

的根據。 

我現在要駁斥對方所稱英國艦隊於一八八 

二年砲擊Alexandria城的絕對歪曲說法。事實爲 

Arabi Paslia屬下的武裝部隊反抗埃及總督的統 

治權，發生叛變，使全國陷入無政府狀態。那 

時基督教徒及歐洲人士均遭到威脅，Alexandria 

有五十餘人慘遭屠殺。Arabi雖受到警告停止佈 

置，但仍武裝各處砲台，使聯合王國及其他國 

家派往保讒其國民的軍艦遭受威脅。聯合王國 

軍艦於Arabi不理睬最後一次警告之後方擊燬 

砲台——我再說一遍，擊燬砲台。聯合王國軍 

隊未給予城市絲毫損害，Arabi部下返卻的士兵 

則不然，他們於返卻之前，大肆焚燒搶掠。這 

時聯合王國政府仍不欲擴大其應人道要求而在 

Alexandria登陸的少數軍隊的作戰範圉。它希望 

尙有其他方法可恢復總督的權力及該國政府的 

秩序。它原希望法蘭西與它共負此項責任，但 

法蘭西由於政府更動，觀點也隨之改變。後來 

它請奧托曼蘇丹派遣軍隊，但他拒絕在足以損 

害總督對其宗主國關係的任何條件下探取此一 

步驟。聯合王國軍隊於一切希望.均告幻滅，方 

於數星期之後經總督的許可——並確係應他的 

懇切請求——派遣軍隊在蘇伊士海峽登陸。不 

久之後，Arabi的武力於Tell el-Kebir 一戰之後 

完全崩潰，總督在聯合王國軍隊司令官陪同下 

受到開羅民衆的狂熱歡迎。 

這是聯合王國軍隊初次進入埃及的情形。我 

已指出這是由於蘇丹所派總督的請求，並經過 

他的授權。如同Nokrashy Pasha所指出的一樣， 

旣來之，則安之，雖經Mr. Gladstone及其他內 

閣閣員聲稱英國軍隊無無限期駐留之意，他們 

駐留了六十五年。Mr. Gladstone等人的陳述確 

具誠意；但聯合王國軍隊駐留埃及係因當時聯 

合王國當局感受到現在遭受普遍反對的建設性 

帝國主義思想的啓示，覺得他們有義務負起那 

時擺在他們面前的偉大任務。 

英國軍隊若於一二年後卽行撤退，埃及必 

將重行陷入促使英國軍隊進駐埃及的暴政及無 

政府狀態。由於居住埃及的歐洲人士及基督徒 

的衆多及由於埃及政府的國際債務，此種狀態 

必將使一個或數個較前進的國家重行出面千 

涉。 

讓我們以比較埃及總理更爲正確的歷史精 

神來硏究聯合王國長期與埃及結合的確實效 

果。埃及的財政於一八八二年又陷入危險狀 

況 ,Arabi的叛變所g I起的混a推翻了以前改革 

金融的一切努力。Mohammed Ali所開創的灌銑 

工事業已失修。負擔不起捐稅的人民捐稅更重。 

農民被迫離開田地替政府無報酬服役。權力與 

勒索的主要工具便是用埃及式的毒刑Kourbash 

(皮鞭），由地方官吏隨意施行。雖有紙面上的禁 

令，埃及成爲買賣來自非洲及其他#地的奴隸 

的繁盛市場。 

捐稅在英國統治監督之下業已减輕，負擔 

亦得到公平分配。收入從一八八二年的九百五 

十萬埃及鏺增至一九二二年的約四千二百萬埃 

及鎊。灌就系統於恢復之外更大爲攒充。穀物 

生產面積幾增加兩倍。强迫勞工及鞭刑已被廢 

止。買賣奴隸亦經禁止，奴隸不復存在。 

Nokrashy Pasha反譏誚這些財政、經濟、及 

社會範圍內的卓越改革，稱之爲聯合王國"保護 

外國債券持有人，不顧埃及人民幸福與希望的 

崇高使命"。 

並且聯合王國各屆政府先後所採取的政策 

均S扶植埃及，使其能完全自治。第一步便是 

推廣地方自治。第二個重要步驟是一九二二年 

埃及獨立之時，許多聯合王國官吏當時均被解 

僱。埃及在聯合王國指導之下已成爲一個非常 



繁榮的國家，從一九二二年起，卽可實行它所 

願見的任何社會改革及其他改革。 

我只能略舉聯合王國在埃及所做的工作。 

此種紀錄能否稱之爲——我引徵Nokrashy Pasha 

的話——"埃及人民所受的痛苦"呢？埃及的統 

治階級當然不歡迎外國的干涉。但埃及在這個 

長時期內在英國指導之下，脫離了專制腐敗，並 

獲得了現在的憲法。我認爲在這個時期聯合王 

國政府及負責執行其在埃及的政策的官吏都秉 

承着Lord Dufferin於一八八三年建議探取改革 

措施時所講的話的精神。他說:"埃及與我們從 

無政府狀態下拯救出來的埃及人民同樣的有權 

利要求我們的干涉應是有益於人民的，干涉的 

結果應是持久的；它應免除將來可能發生擾亂 

的一切危險；應使正義、自由、及民衆幸福的 

原則建立於穩固基礎之上。" 

我現在必須講到蘇丹。對方辯稱埃及與蘇 

丹從古以來便是一國，因此聯合王國政府沒有 

理由採取應使蘇丹有選擇獨立之權利的立場。 

我必須聲明我於反對此種陳述之際，我的用意 

不是想駁斥埃及與蘇丹將來發生何種聯合的可 

能性，而是要否認這兩國間有此種歷史關係，或 

任何其他非如此不可的理由。 

蘇丹Senmr王國的內部紛爭使Mohammed 

Ali得於一八二一年侵佔蘇丹。他的部將於戰爭 

中打敗了蘇丹人，以人們至今未忘的殘暴手段 

壓服了以後的一次叛變，於是埃及於歷史上第 

一次在尼羅河河套以南建立了對蘇丹的統治 

權。二千五百年前，Assyrian人於紀元前六六一 

年將統治埃及的蘇丹君主逐退至Assuan以南之 

後，在尼羅河第一及第二瀑布間就出現了兩 

國的疆界，這就是兩國目前的疆界，也就是 

Noktashy Pasha所說的爲聯合王國所杜撰的疆 

界。尼羅河流域的政治統一是一個神話。 

埃及與蘇丹有尼羅河作其聯繫，但被數百 

英里的沙漠所隔離。北蘇丹人的阿拉伯祖先由 

許多路線移入蘇丹，與非埃及土荖通婚，因此有 

不少黑人或近似黑人的成份，特別是在Kordofan 

及Dat£ur。他們與埃及相同的只有語言及宗敎， 

從前奧托曼帝國的許多其他民族也同樣地有此 

種聯繫。南蘇丹人約佔全部人口的三分之一， 

他們與埃及毫無種族、語言、或宗敎聯繫。 

Mohammed AU及其繼承人統治蘇丹共六 

十年。許多歐洲遊客及官員都可證明這個政權 

的竒暴及其所帶來的奴隸貿易。Mahdi叛變之 

所以成功，一部分由於蘇丹人民對埃及暴政的 

怨恨，一部分由於埃及自己的財務及行政混亂。 

埃及的財政及行政混亂更減低了它^蘇丹的行 

政效力及其軍隊的士氣，它的多數軍隊已多年 

來未經發餉。埃及軍隊在蘇丹屢遭慘敗，卽可 

證明它自己在財務或軍事上均無力對付那次叛 

變。聯合王國政府當時不願增加其財務或軍事 

承允，給埃及以爲其軍事勝利所需要的協助。在 

這種情形下，聯合王國政府勸告埃及政府最好 

撤退他在蘇丹的駐軍及官吏，暫時以全力守衞 

南部疆界上的Vadi Haifa,後此數年內，埃及 

藉聯合王國的協助，方能保守南部疆界，抵抗 

Mahdi部隊的進攻企圖，這證明了聯合王國的 

勸f的聰明與必要。後來埃及的財政情形日漸 

恢à，於一八八二年完全解散了的埃及陸軍在 

英國軍官指導下改組之後，聯合王國政府於一 

八九六年對Lord Kitchener率領下的聯合遠征 

軍供給大量財務及軍事援助，聯合遠征軍卒獲 

勝利，重行征服了蘇丹。 

Nokrashy Pasha以輕蔑的口吻說聯合王國 

部隊在該次戰役中所起的作用無足重視，他說 

只有"幾營聯合王國軍隊"。在他所作的許多陳 

述中，這是最顯著的歪曲歷史。該次化的勝 

利實應歸功於Lord Kitchener的組織天才及英 

國軍官的辦事能力，他們於數年之內將埃及陸 

軍從士無鬭志的烏合之衆變成了一支精兵。卽 

使撇開這個事實不談，關於該次戰役的數字與 

統計也可證明埃及代表論據的不可靠。事實爲 

在一八九八年四月的Atbara戰役中，參加作戰 

的一旅聯合王國軍隊共有軍官一〇一人及士兵 

三，三五七人。埃及部隊共有英國軍官八十二 

人，英國軍士十三人，埃及軍官三三二人及其 

他士兵九，七八一人。死傷人數計英國軍官二 

十 人 ^ 士兵五三九人，其中埃及部隊死亡一人， 

受傷十三人。參加最後進攻Khartoum的部隊計 

有 聯 合 王 國 軍 隊 八 , 二 0 0 人 及 由 埃 及 與 蘇 丹 

人 組 成 的 埃 及 陸 軍 官 兵 一 七 ， 六〇 o 人 。 在 

Omdurman戰役中，聯合王國部隊死亡二十七 

'人，受傷一三三人；埃及部隊死亡十四人，受 

傷一五二人；蘇丹部隊死亡十五人，受傷一四 

九人。這些數字便是證據。 

在Lord Kitchener指揮下的部隊重行征服 

了蘇丹之後所發生的問題便是將來如何管理該 

國。當時有四個要點應行考慮的。第一，埃及 

雖不能對蘇丹行使統治權達十二年以上，但它 

從未放棄對蘇丹的要求，並且重行征服蘇丹的 

軍隊中三分之二是Khedive屬下的部隊，埃及負 

擔遠征軍費用的三分之二，且Co、neI Matchand 

所率領的法蘭西遠征軍便是因爲埃及對蘇丹的 



要求而撤返的。第二點爲除了埃及和聯合王國 

部隊的軍事領袖均爲英國軍官之外，聯合王國 

對Lord Kitthener的遠征軍供献了三分之一的 

部隊及三分之一的經費。第三點卽Nokrashy 

Pasha所說的一點，若將蘇丹作爲埃及的一部份 

管理，卽以管理埃及之方式管理之，則治外法權 

及其他方式的國際限制必將在蘇丹恢復，因此 

蘇丹若能擺脫這些限制，將來的行政必將大爲 

簡單。第四點爲埃及過去在蘇丹的政績苛暴無 

能，使蘇丹人民痛惡埃及。 

在這種情形下才想出了共管的辦法，Lord 

Cromer稱之爲"國際法理學"前此未見的混合政 

府制度"。依照一八九九年協定，蘇丹的全部 

行政由一位總督負責，總督係經聯合王國政府 

建議由埃及國王指派者。這個協定的形式與有 

關的奧托曼執照及一八八五年公約相符合。蘇 

丹是作爲一個完全與埃及相脫離的領土管理。 

在法律立場上，人們從埃及兩個法院的判決書 

方能體味到共管協定的影響。這兩個法院一個 

是混合法院，另一個是埃及土荖法院。我將分 

發共管協定及上述兩個法院的判決書抄本，使 

關心這些法律問題的各位理事能够參閱。總督 

的確始終是英國人。我覺得共管協定的兩當事 

國都不會想到聯合王國政府會推薦任何其他國 

籍的人。高級行政人員最初也不得不爲英國人 

士。我已經提到蘇丹人民於Mahdi叛變時對埃 

及人的仇恨。同時，埃及當時無具有管理該镇 

土所需的行政才幹與經驗並願赴蘇丹服務的 

人，也是不可否認的事實。我以後將再談到後 

來的行政官吏問題。 

埃及總理說蘇丹政府建設紅海沿岸海港, 

使蘇丹不再用尼羅河的傳統自然貿易路線輸 

出。埃及居然提出這様論點實在値得詫異，因 

爲埃及於一九四六年八月三十日正式向巴黎會 

議要求Massawa港，聲稱"站在經濟及商業觀點 

上，蘇丹不能沒有Massawa。它是Kordofan及 

Darfur兩公路的自然出口，外國貨物可經由 

Massawa到蘇丹。"這是那時埃及所說的話。這 

些話若適用於Eritrean山脈另一面的Massawa, 

它們怎麼不能更適用於易於到達的"蘇丹港" 

呢？人們可以猜想得到蘇丹政府若相反地未能 

執行其發展國內自然港口的顯著義務，埃及總 

理更將如何鋒利地加以斥責。 

蘇丹的一般貿易情形及蘇丹對埃及的貿易 

情形，事實如何呢？蘇丹於一八九八年因缺乏 

交通工具之故，完全與世界市場隔絕，現在的 

貿易數量已達八千八百萬美元。戰前各年它對 

埃及的楡出達全部輸出的百分之十一，一九四 

六年達百分之二十。去籽棉花及阿拉伯樹膠於 

一九四六年合計達蘇丹輸出數字的百分之六十 

四；埃及不需要這兩類輸出品，但吸收了蘇丹 

其餘輸出的過半數。更有一黠，大家必須記得， 

某些輸出品，例如油籽，其目的地仍由國際緊 

急糧食理事會管制。據埃及總理所說的話，埃 

及對蘇丹輸出受到蘇丹現在當局的妨礙，但它 

在蘇丹輸入數量中佔了百分之二十。一九四六 

年蘇丹的生活指數爲一七〇，埃及的指數爲三 

〇〇，蘇丹若能負擔埃及當時的價格，且埃及 

轍出商人若不急欲在其他較爲有利的市場上抛 

售，該年度埃及貨物輸入蘇丹的數宇必將更高。 

舉一個例，埃及糖業集圑於一九四二年違背長 

期契約，担絕供應蘇丹的需要。依照共管協 

定，蘇丹所袖的輸入稅不得高於埃及的輸入稅， 

埃及貨物在互惠辦法下可自由進入蘇丹。 

埃及總理稱英國"決無領導埃及社會發展 

的資格"，聯合王國在其他各地的紀錄是每句話 

最好的答覆。在使各民族準備自治方面，世界上 

沒有一個國家較聯合王國更有經驗；我將另行 

表明蘇丹政府在這一方面所已做的工作。聯合 

王國的紀錄已得到誶論家的普遍承認，其中有 

幾位並無理由對它具有好感。Record of Progress6 

內載有它在蘇丹的成就的摘要，這本書已分發 

理事會各位理事。 

我已經否認蘇丹行政當局推行反埃宣傳。 

事實適得其反。一九一九至一九二四年間，埃及 

報界和政客以及埃及駐蘇丹的官吏和軍官發動 

惡意宣傳運動，並有組織地煽動叛亂。這個運動 

的結杲第一爲Khartoum的兵變，那裏有在埃及 

軍官指揮下的一圑蘇丹軍隊發生叛變，但終於 

失敗，其他有埃及人的地方也發生騷亂,其後爲 

總 督 L e e Stack在開羅被刺。那次暗殺事件 

決不是像Nokmhy Pasha所說的"任何地方都 

能發生的那種不幸事故"，而是爲負責埃及人士 

所主持的暴力運動的極峯。埃及總理所曾引徵 

的某期Survey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曾就該次運 

動的進展及結果有詳細敍述。該期內稱:"從那 

個時候（一九一九年）起，所有各黨各派的埃及 

政治領袖堅決要求將整個蘇丹併入獨立自主的 

埃及。許多埃及人 部份爲政府人員，其他 

則爲在開羅活動的私人一一則以個人行動在蘇 

發動反英運動，雖在法律上並未影響到共管， 

但實際上不到五年卽使共管幾於不能實行"。 

6蘇丹政府印行的 "The Sudan: a Record of 
Progress (1898-1947)"。 



埃及報界於適去十八個月來推行完全類似 

的運動，攻擊蘇丹政府。一九四七年一月二十 

三日的A1 Mussawar報刊載埃及政府內一位部 

長的一篇文字，指責蘇丹政府故意無視對南部 

原始民族輸入有害的麻醉品，卽可證明負責埃 

及人士也願意附和此種運動。上述指責毫無憑 

據，甚屬荒謬。在此種情形之下，蘇丹政府被 

迫禁止推銷少數激烈埃及報紙，並無可怪之處。 

這些報紙不但污辱蘇丹政府及總督個人，並汚 

辱多數人民所尊敬的一位蘇丹人。蘇丹人士對 

於蘇丹政府之不答覆這些攻訐及聯合王國官吏 

個人之不作反宣傳，往往表示不满，但我認爲 

理事會各位理事可由此明瞭蘇丹政府意識到它 

不但是代表聯合王國，並也是代表埃及，所以 

它始終覺得不應公開抗辯共管協定當事國之一 

所倡的甚至最荒謬的讕言。 

關於所謂壓迫言論及報界自由之說也可以 

作如是說。政府行使約束報紙的權力較包括埃 

及在內的多數其他東方國家爲少。蘇丹穩健派 

人士對於寬容報紙的激烈攻訐一點也表示抗 

議。於去年H^—月被判有罪的親埃派領袖，政府 

曾准其舉行示威運動，但他的示威運動與反埃 

及要求蘇丹獨立的反對派支持人發生了衝突。 

他於第二天在報上發表一件致總督的電文，虛 

構事實，指控警察及行政人員鼓動和寬恕對於 

他的信徒的攻擊，因此被判罰金二十五鎊。禁 

止替他辯護的埃及律師不是蘇丹正式律師（蘇 

丹正式律師絕對有替被告辯護的資格），其中一 

個並爲聲名狼藉的政治搗亂分子。蘇丹政府准 

許此種示威，卽可證明它願讓宣傳尼羅河流域 

統一者充分表示其意見。除了我剛才所說的因 

爲敵對黨派發生衝突暫時禁止這種宣傳者舉行 

公開會議——此項措施得到普遍贊同一一之 

外，政府准許他們環遊全國，盡量利用印刷品 

發表他們的意見。 

這些示威與衝突以及據埃及總理稱聯合王 

國官員所(乍的旨在於談判進行之際挑起蘇丹與 

埃及人民間悪感的陳述，均爲埃及各報刊載據 

稱爲Sidky Paska從偷敦回來後所作聲明的直接 

結果，那個聲明聲稱聯合王國已同意將蘇丹交 

給埃及。蘇丹方面認爲這個據稱爲Sidky Pasha 

所發表的足以引起誤會的聲明違反Mr. Bevin 

於一九四六年三月向衆議院發表的諾言，卽聯 

合王國未於事先諮詢蘇丹人民的意見之前絕不 

同意改變蘇丹的地位。因此總督爲了維持公共 

秩序起見，不得不發表一個安定人心的聲明。 

若說蘇丹民衆願與埃及合併，或反對合併 

者祇係蘇丹行政當局所扶持的極少數人士，那 

完全是謊話。埃及不容許意見不同的人們有在 

報紙上發表意見的權利，埃及反對理事會各位 

理事手頭上現有的Record of Progress中所載的 

各種事實，埃及報紙引述其中的話，認爲那是 

對埃及的攻訐，因此埃及自己也許誤信了它自 

己的宣傳，認爲它的宣傳都是眞的。其實蘇丹 

民衆並不親埃，也不急於改變現狀。受過敎育 

的埃及人士一致希望及早自治，到目前爲止其 

主張不同之處僅爲自治的形式問題，卽究應成 

爲皇室統治下的自治領呢，或完全獨立呢。 

我應指出依照蘇丹人民願望所已經採取的 

成立自治機構的措施到目前爲止受到幾乎埃及 

全體報界的堅決反對。上述措施包括一九四E 

年在北蘇丹試辦的諮詢委員會，及現擬設置的 

一個參議院和一個執行委員會，委員名額中半 

數均由蘇丹人士擔任，以代替總督的諮議會。不 

過我獲悉埃及政府於上一個月已經對設立參議 

院的建議在原則上表示同意，深感欣慰。 

埃及總理稱之爲一種國籍法而反對的那個 

措施是一個解釋"蘇丹人"一詞的意義的法令。 

這是依照一九四二年埃及各大學的蘇丹畢業生 

及一九四四年參議院的請求而頒佈的。在曰常 

行政方面，此項定義日見重要。 

我要在此地聲明，與Nakirashy Pasha告訴 

理事會的話完全相反，總督從未違背共管協定 

的規定，不先通知埃及國務院'卽頒佈任何法令 

或法律。埃及政府的直接與總督接觸的權利也 

從未發生疑問。Nahas Pasha曾特別利用這種權 

利，近來的幾位總理也時常與總督接觸。他們 

逋常願經由聯合王國駐開羅大使與蘇丹政府接 

洽，這不是蘇丹政府的過失；蘇丹政府曾多次 

直接與埃及總理接觸。 

實際上，埃及的政策不是想影響蘇丹政府， 

而是要漠視它。埃及不與蘇丹政府各部門合作， 

而企圖在蘇丹設立實際上爲其本身各機關的分 

處。他未經通知戈登大學（Gordon Memorial 

College)當局'卽設立獎學金名額讓該大學學生 

進埃及各大學攻讀，意欲阻礙政府徵聘蘇丹人 

擔任高級公務員的計劃。它未經通知總督卽逕 

行討論其擬在蘇丹實行的計劃，並開始籌備工 

作。 

所謂蘇丹政府抵制歐洲人侵入蘇丹的譴 

責，蘇丹智識份子和報界認爲在這一點上政府 

是對的。事實上，蘇丹報界帶着一些目前在埃 

及很濃厚的仇視外人氣,I、，不斷抗議發給外國 

人的賀易執照太多。但譴責蘇丹政府抵制歐洲 

人侵赂蘇丹，大槪是根據限制非蘇丹人購置土 



地的措施而來。此項措施的宗旨在保護蘇丹小 

地主，且與其他一切限制各國人的措施相同，英 

國公民也受同様限制。護照條例也是如此，所 

有非蘇丹人均須領取入境證，繳費半美元。除 

爲了公共秩序或公共衞生的理由之外，當局從 

未拒絕發給入境證，事實上每年有數千埃及人 

出入蘇丹。 

蘇丹政府決不是軍事獨裁政體。該地駐軍 

共有聯合王國軍隊兩營——其中一營係於去年 

因埃及曲解Sidky-Bevin議定書而引起了騷亂 

之後才派往蘇丹的——及埃及軍隊一營。這三 

營均駐Khartoum,另外有埃及砲兵一隊駐在 

Po«Suckti。自從一九二四年以來，聯合王國軍 

隊均未實際上擔任維持國內安全任務。普通警 

察及規定實力約有步槍四千支作爲後備的蘇丹 

自衞軍便是民政當局的後盾，其警官和軍官多 

數均爲蘇丹人。Nokrashy Pasha說現在仍有戒 

嚴法，事實上戒厳法以及戰時緊急立法均經於 

一九二六年廢止，從未再行實施。 

我已經說明在共管制度開始時，蘇丹的高 

銥行政人員都是英國入，那是因這些人員顯然 

必須從Khedive .所屬部隊的高級軍官中徵聘之 

故。自彼以後蘇丹另行建立公務員制度，對於 

徵聘埃及人卽無政視。事實上當時徵聘的埃及 

人比較少，那是因爲正像Lord Cromer在其一 

九〇二年報告書內所指出的並表示遣慽的一 

般，具有適當敎育及其他資格的靑年埃及人不 

願在蘇丹的惡劣氣候中過枯寂生活。雖然如此， 

二十世紀最初一二十年內在徵聘埃及人擔任蘇 

丹公務員方面曾得到若干進展，但最後於一九 

二四年發生行刺總督情事的一連串事件引起了 

挫折，那是可以理解的。我們希望一九三六年 

條約第十一條可以補救這個現象；該條規定若 

沒有合格蘇丹人，總督得從英國或埃及國民中 

選擇適當候選人。甚至此項規定亦不能吸引充 

分合格的埃及人應聘至蘇丹服務。除了 Lord 

Cromer最先指出的不願吃苦之外，埃及人有一 

種特別的自大感，卽他們覺得應立卽派他們擔 

任高級職位，跨越固有服務人員。 

埃及人似乎也完全不明瞭蘇丹人本身方面 

的進步。除了充任一切低級職位之外，升任高 

級公務具的蘇丹人也日â增多；高等法院已有 

兩位蘇丹法官，尙有其他蘇丹人士擔任區域專 

員、助理區域專員、醫務員及例如戈登大學副 

監督等其他高級職位。七一三名第一級員額中， 

蘇丹人現在共佔一一五名。我相信Nokrashy 

Pasha決不會認爲從底層憑勞績升上去的蘇丹 

髙級人員，不論其爲蘇丹人或英國人，現在應將 

其職位讓給本來願一生在埃及服務的埃及人。 

擬行指派蘇丹人擔任大法官之議在埃及引 

起了憤激的呼聲，現任埃及總理並聲明按照向 

來傳統，這個職位應永遠由埃及人擔任。上述 

建議僅係實施一九三六年條約中所作承允的政 

策的另一步驟，那個承允卽蘇丹政府職位應儘 

先指派合格蘇丹人充任。埃及總理的聲明與他 

所稱埃及人和蘇丹人義同一體完全是一個民族 

之說很奇怪地完全相反。我獲悉迄今尙未有人 

實際升任這個職位，但過去八個月來已指派一 

位蘇丹人爲代理大法官，全體民衆對此都感到 

絕對滿意。永遠爲埃及人保留這個職位將不但 

爲藐視一九三六年條約，'並係根據純粹種族理 

由而否認蘇丹人的自然權利。 

趁着談到這個問題之際我可以聲明在屋期 

五禱告中不提到埃及國王名字的事最初係由宗 

敎當局所決定，而不是由民政當局所決定。蘇 

丹政府未採取措施干涉此事，總督曾於一九四 

三年八月致函埃及總理，說明這不是蘇丹政府 

可用官方命令干預的問題。 

我在講到其他問題之前尙要答覆另一指 

控,那便是蘇丹政府企圖將蘇丹分爲南北兩部， 

欲以南蘇丹併入英屬東非領土。關於這一點， 

我必須說明過去蘇丹政府若未在行政上對南北 

蘇丹有所區別，它便是未能執行其明顯義務。 

南蘇丹人民爲黑人或類似黑人，多數非常原始。 

他們不是回敎徒，並向來不是回敎徒；他們不 

講阿拉伯話，也向來不講阿拉伯話；他們與北 

方人民並無種族聯繫。在英國人來到蘇丹以 

前，他們不斷遭受北方人的侵襲，被擄去當奴 

隸。蘇丹政府過去對南蘇丹人另眼看待，係因 

爲爲普通人道起見，不得不保護幾乎無力自衞 

的原始民族，使他們免受較爲前進的鄰族的剝 

削，等到他們能够自立爲止。 

關於政府政策這個主要問題，我查不出埃 

及總理演詞內所稱的民政廳長的陳述。它與總 

督諮議會最近的決議所反映的政策完全相反， 

那個決議主張制定法律,規定設置一個參議會， 

代表整個蘇丹人民，特別包括南蘇丹人民在內。 

我現欲談到Nokrashy Pasha所稱一九三六 

年條約與一八八八年蘇伊士運河公約相牴觸及 

聯合王國企圖使它自己成爲運河的單獨保護人 

兩點。他的言外之意還說聯合王國在一九三六 

年條約內否認蘇伊士運河爲全體國家都能使用 

的國際水道，而把它當作僅屬不列顚帝國各地 

間的交通孔道。我的簡單答覆便是聯合王國並 



未在一九三六年條約內或在其他場合表示它是 

運河的單獨保護人。但它的確聲稱它是運河的 

第二保護人，埃及是第一保護人。聯合王國在 

一九三六年條約內及在其他場合完全承認M河 

是全體國家都能使用的國際水道，一九三六年 

條約第八條並特別聲明此點。該條稱:"因蘇伊 

士運河雖爲埃及之一個完整部份，係世界交通 

要道，亦係不列顚帝國各地間之交通孔道，"條 

約與公約並無牴觸。 

我必須說明聯合王國獲得運河第二保護人 

的權利的由來。蘇伊士運河公約於規定平時與 

戰時的自由通航及列舉若干限制以保障通航自 

由之外，在第九條及第十條內說明執行這些規 

定的辦法，簡單地說，第九條稱應由埃及率先 

執行，但埃及若無充分執行能力應請奧托曼帝 

國政府採取必要措施。 

埃及當時當然是在奧托曼蘇丹管轄之下。 

後來因埃及成爲聯合王國的保護國之故，聯合 

王國替代了奧托曼蘇丹成爲埃及的宗主國，同 

時繼承了奧托曼政府的地位，成爲運河的第二 

保護人。這兩點均經各國於第二次世界戰爭結 

束後的*卩約內承認。凡爾賽條約第一百四十七 

條承認埃及爲聯合王國的保護國。凡爾賽條約 

第一百五十二條承認將蘇伊士運河公約內給予 

蘇丹陛下的權力轉移給不列顚帝國政府。Saint 

Germain及Trianon兩條約內也有類似規定。土 

耳其在Lausanne條約第十七條及第十九條內 

放棄它對埃及和在蘇伊士運河公約下的一切權 

利與要求。在一九二 二年宣言中，蘇伊士運河是 

保留現狀的四個保留點之一，但一九三六年條 

約第八條取消了這個保留點。埃及於該條內實 

際上承認蘇伊士運河公約內關於蘇伊士運河保 

護人地位的規定已由和約修改。 

換一句話說，埃及是運河的第一保護人，聯 

合王國則爲第二保護人，其任務爲於埃及無足 

够執行能力時採取行動。這正是第八條的規定， 

該條並且規定聯合王國執行此項任務的方法， 

卽在運河地帶內駐紮少數聯合王國軍隊。第八條 

稱："埃及王陛下於兩締約國同意埃及陸軍能憑 

其本身之人力物力保障運河之自由通航及絕對 

安全之前許可英王陛下在運河附近埃及領土上 

派駐軍隊'‧‧俾可與埃及軍隊合作保衞蓮河。" 

該條又稱："駐紮上述軍隊絕不能認爲係 

屬佔領,也絕對不妨害埃及之主權。"該條又規 

定於二十年後再行考慮埃及陸軍是否已能憑其 

本身的人力物力負擔一切責任及英國軍隊是否 

仍有駐守運河的必要。 

Nokrashy Pasha根據兩個理由，聲稱埃及 

簽訂一九三六年條約並非出於自願：第一，因 

當時它的領土被聯合王國軍隊佔領；其次因聯 

合王國政府向埃及國王及總理提出口頭陳述， 

據他說此項陳述構成一種威脅。 

我將分別討論這兩點，但於討論這兩點之 

前提出若干適用於兩者的意見，並指出這些論 

點實無加以重視之必要。安全理事會已經聽見 

有人引證埃及閣員在埃及國會內於一九三六年 

條約提請批准時所f乍的與奮陳述。各位理事諒 

必記得一九三六年之前埃及雖在聯合王國軍隊 

的佔領下，許多次商訂條約均告失敗。各位也 

必i己得Nokrashy Pasha自己就一九三六年簽訂 

條約時的情形所提出的第二次說明。他實際上 

說埃及政府充分明瞭當時的國際緊張情況—— 

換一句話說就是軸心國，特別是義大利在非洲 

方面，的擴展領土企圖-一-因此特別感覺需要 

與聯合王國聯盟。 

我現在要回到上面所說的兩點，先行討論 

聯合王國軍隊佔領埃及領土一點。假如認眞地 

說因爲一方軍隊於締結條約時佔領另一方領 

土，這個條約卽屬無效，那末我必需指出這種 

說法將使過去的幾乎一切相約以及其,他許多條 

約，包括上星期二我的陳述內所提起的若干條 

約在內，7完全無效。 

Nokrashy Pasha的第二點係關於英國高級 

專員於一九三六年商談前夕向埃及國王及埃及 

總理提出的口頭陳述。這是一段往事，其經過 

情形是這樣的：一九三六年一月間，埃及懇求 

與聯合王國政府商訂一個新條約。聯合王國政 

府因爲以前許多次的談判均無結果，對此有點 

懷疑。並且每一夹失敗之後都引起若干緊張情 

緒，一九三六年是一個危險的年頭。聯合王國 

政府着令它駐開羅的代表表示它準備商談。但 

同時也着他通知Fuad君主，"不能達成協議將 

引起嚴重後果，在此種情形下聯合王國政府或 

須重行考慮其對埃及的整個政策"。 

這不過是簡單地陳述一個顯明的事實。兩 

國間的重大談判若告破裂，則雙方必將重行考 

盧其彼此對策。但當時統一陣線的若干份子認 

爲此項陳述是一種威脅，並請高級專員公開聲 

明並無此種用意，消除人們的這種印象。聯合 

王國政府對此項請求的最初自然反應便是通知 

埃及總理，聲明此項陳述並無威脅之意，而僅 

係指出事實。但因埃及總理認爲這不能令他滿 

7參閲安全理事*正式紀錄,第二年，第七十號,第 

—七六次會議。 



意，聯合王國政府最後授權其駐埃大使提出一 

件正式照會，埃及總理方感滿意。這件照會措 

辭非常明確，我現在宣讀它的內容： 

"閣下現請保證聯合王國政府認爲埃及代 

表之討論或行動自由不應受任何限制，且其行 

使上述自由亦不損害兩國間之友好關係。 

"本人茲奉本國政府訓令轉告閣下，聯合王 

國政府懇切希望並深信雙方決將盡力確保此項 

自由之行使不致影響兩國間之友好關係。聯合 

王國政府對埃及政府及人民抱最深切之善意'， 

它雖與所有各國政府相同，對於未悉究竟之前 

途保留行動自由，但若雙方雖均具有善意而仍 

未能獲致協議，聯合王國政府認爲兩國間之友 

好關係不必受其影響。聯合王國政府希望不但 

能維持此種關係，並欲將其加强。" 

各國政府遇到談判失敗時通常都保留行動 

自由之權一一當然這是在法律及其條約義務限 

度之內的行動自由。 

聯合王國並未以恢復保護領爲威脅。縱使 

僅以片面行動給予一國獨立地位之後，也不能 

合法地以片面行動將其取銷。更有一層，我非 

常 欽 佩 M r . Nokrashy Pasha及其同僚,相信縱 

使有此種威脅，他們也不會受其影響。我想我 

業已顯示實際上毫無理由可以認爲這件照會對 

於埃及代表在談判時發生任何影響。 

Nokrashy Pasha在他以前的陳述中，^似乎 

別有用意地敍述了一九四六年的談判經過。該 

次談判的協議經臨時簽署，安全理事會已有其 

全文。聯合王國政府於開始談判時確欲規定聯 

合王國得於平時在埃及領土上維持若干基地。 

它當時係想到一九四一年它與美利堅合衆國締 

結的基地協定。但因埃及代表圑堅認、聯合王國 

毫無困難地與美利堅合衆國締訂的辦法有損其 

尊厳或主權，聯合王國爲了進一步力求尊重埃 

及的願望起見卽放棄此種建議，並於一九四六 

年五月匕H發表埃及總理在其演詞中所引證的 

陳述。這個陳述聲稱"聯合王國政府巳提議將其 

所有陸、海、空軍部隊撤出埃及領土，並經由 

談判商定辦法，俾埃及政府依照盟約能於戰時 

或迫急戰爭威脅時與聯合王國互助"。 

聯合王阈將其軍隊完全撤出埃及是有條件 

的，當必很爲明顯。這個條件便是應就實施互 

助辦法獲致協議。各位理事請參閱該條約臨時 

簽署本第三條卽可明瞭聯合王國準備接受的辦 

8參閱安全理事會正式紀錄，第二年，第七十號,第 

一七五次會議。 

法對於埃及是如何的輕而易舉。這個提議主張 

設置一個國防聯合委員會；我可以指出此項建 

議係爲美利堅合衆國與加拿大間現仍有效的某 

些辦法所啓示。聯合王國政府目前仍然不願無 

條件地放棄它在一九三六年條約第八條下的權 

利。我於上星期二已經說過，聯合王國政府的 

確認爲在目前情形之下，仍須繼續維持以保障 

中東地區安全爲目的的互助辦法。Nokrashy 

Pasha在其以後提出的若干陳述中似可證明我 

方此種觀念確有理由，因爲他在他的陳述中曾 

三度提到"對中束和平及安全的危險"，及"中 

束已極危險的情勢"。 

Nokrashy Pasha進而就臨時簽署的蘇丹議 

定書完全加以曲解。他說:"聯合王國政府堅持 

蘇丹將來有脫離埃及的權利就是說聯合王國應 

單獨決定埃及與蘇丹的結合應有多少時候，以 

及何時並在何種條件下使其分離，可是這是埃 

及與蘇丹間的內部問題。"蘇丹議定書所說的 

是:"等待兩締約國於諮商蘇丹人民意見之後能 

就 實 現 後 一 目 標 之 辦 法 完 全 同 意 時 後 一 目 

標爲"自治，因而也就是行使選擇蘇丹將來地位 

之權利～ 

按照條文，實現這個目標顯然應由雙方於 

諮商蘇丹人民意見之後達成協議。我更欲於此 

際請各位注意聯合王國提出的另一建議，但未 

爲埃及代表圑所接受。此項建議在刊載臨時签 

署的條約的白皮咨末尾。在標題三之下。該建 

文曰："兩國政府應設râ一聯合委員會，於必 

要時隨時召集，撿討蘇丹人民向自治之進展情 

形，向兩國政府提具適當報告，並於相當階段 

建議測定蘇丹人民願望之適當辦法以及使其實 

現之途徑。兩國政府並設法使蘇丹人民之代表 

亦能參加聯合委員會。 

我要請問：還有別的辦法能使聯合王國政 

府對這個問題的絕對公正顯得更爲明顯嗎？聯 

合王國政府的唯一希望便是由蘇丹人民選擇他 

們自己的前途，並於選擇其前途之際應有絕對 

自由，這不是極明顯的事嗎？不欲蘇丹人民自 

由選擇其前途的是埃及。我現在不願站在法律 

立場上討論Nokrashy Pasha所稱蘇丹將來的地 

位問題爲蘇丹與埃及間的內部問題一點；我只 

欲指出根據一凡三六年條約以及共管協定，蘇 

丹及其管理問題顯然不是埃及的純粹內部問 

大家已聽見了很多關於尼羅河流域的統一 

的話，我並已就這個問題的若干方面表示了一 

黏意見。我必需首先强調指出，尼羅河流域有一 



大部份旣不在埃及，也不在蘇丹壎內，而是在 

阿比西尼亞、Uganda及比屬剛果。更有一點， 

尼羅河的所有全部水量幾完全由後屬三國供 

給；阿比西尼亞單獨卽對尼羅河的全部流量供 

給百分之八十以上。我們若承認灌漑所必需的 

河流在地理上所造成的一體必須造成政治統一 

的說法一一這種說法是我前所未聞的-一大家 

必需考慮非洲的獨立國阿比西尼亞——他也是 

聯合國的會員國——連同Uganda及比屬剛杲 

是否有權在政治上能脫離埃及及蘇丹而獨立。 

若說因爲蘇丹可P且礙埃及的水源供應，所以蘇 

丹必須在政治上與埃及合併，那末我剛才所說 

的其他三個國家也是如此。這三個國家都能阻 

礙尼羅河水之流入埃及及蘇丹。大家務須注意 

這個新政治學說將造成什麼情勢。 

因尼羅河水是埃及與蘇丹的生命源泉，我 

們承認，並且也從未懷疑，永遠需要某種關於 

尼羅河水的公正安排。我們也承認，埃及與蘇 

丹間或者也有其他經濟性質的間題需要達成公 

正協議。在共管協定期間內，這些問題都未發 

生過眞正困難。，九二九年簽訂了一件叫做尼 

羅河水協定的重要協定，規定埃及及蘇丹分配 

尼羅河水的權利，使兩國均能在灌溉方面有廣 

大發展而不致發生磨擦，包括爲埃及的利益而 

在蘇丹建築的Jbbel Au l i ya水壩。 

我們明瞭蘇丹人民將來若選擇完全獨立， 

這是一個應經由協議作公正規定的問題。因此 

我們在談判中建議了一條條文，理事會各位理 

事可査閲n載Sidky-Bevin臨時簽署的條約條 

文的白皮書第七頁標題二下面。各位可以看到 

聯合王國建議埃及與蘇丹應於蘇丹人民達成完 

全獨立之前，"根據友 IT議妥適當辦法，"特 

別注意於尼羅河水之發展及利用，使埃及與蘇 

丹人民及埃及在尼羅河流域之其他物質利益能 

受最大裨益"。 

埃及代表圑未接受此項建議，但聯合王國 

的此項建議可切寊證明它充分明瞭必需保障埃 

及對尼羅河水的應有利翁。但因這顯然是一個 

能藉協議公平解決的問題，所以不應以此爲不 

許可蘇丹人民獨立的理由——若蘇丹人民將來 

欲在適當時間獨立的話。 

Nokrashy Pasha在其陳述的初段及中段中 

肆意玩弄修辭學的名詞。他說理事會內的問題 

牽涉到埃及的獨立國地位。我覺得我已經於上 

星期二指出這些條約並不牽涉到主權問題；當 

時埃及的商談代表顯然也明瞭此點，因爲埃及 

總理那時宣稱一九三六年條約並不與埃及的獨 

立相牴觸，也不損害埃及的任何權利。Nokrashy 

Pasha後來說此種聯盟僅屬隸屬的另一方式。埃 

及總理於一九三六年顯然得到Nokrashy Pàsha 

的完全同意，宣稱："各位，兩國係站在平等地 

位上聯盟的"。 

Nokrashy Pasha說聯盟使埃及受聯合王國 

經濟的束縛。這是我所完全不能了解的說法。 

聯盟條約內沒有一個字限制埃及的商業或財政 

自由，埃及的貿易及商業數字更可證明此種說 

法的毫無根據。就金融而論，埃及短時期在英 

鎊集圑內並非由於條約或其他義務，並且大家 

都已知道它最近已脫離英鎊集圑。我也不知道 

有任何政治或法律原則，規定只有地理上接壤 

的國家方能締結聯盟條約。其他姑且不論，聯 

合王國與蘇聯的聯盟條約卽可證明並無此種原 

則。Nokrashy Pasha似乎在想重新提出埃及代表 

於金山會議所提出而沒有成功的建議。 

我也許應向理事會道歉，因爲我化費了它 

的許多時間討論許多我已經說過與當前的實在 

問題並無關係的事項。但因埃及總理用了許多 

時間檢討過去的歷史，而且他的敍述實在有失 

正確，我覺得我有作同樣地聲明以糾正他的若 

干曲解的義務。 

我只將再提出一點簡單的一般意見，那便 

是Nokrashy Pasha在前幾天及今天的全部陳述 

內竟無隻字承認不列顚國協在同盟國協助下在 

第二次世界戰爭中幫助埃及之處，我對此表示 

遺慽。埃及的地理位置使它在任何世界戰爭中 

無法避免地成爲戰略爭點，這並不是聯合王國 

政府的過失。一九四二年秋，軸心國侵略部隊 

到達了埃及的大門口，埃及現在以咒罵和指責 

把我們趕出這個大門，我至少也不得不表示失 

最後我要指出，眞正的爭點是一九三六年 

條約的效力問題。我認爲這個條約仍屬有效， 

而且這個條約卽可完全答覆埃及提出的兩點； 

我深信理事會也必將覺得如此。 

我希望下次會議開始時能准許我結束我的 

陳述，及答覆Nokrashy Pasha在今天會議中所 

講的話。 

午後七時五十分 f t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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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維埃社會主義Jt-和國聯邦 
M e z h d u n a r o d n a y a K n y i g a , S m o l e n s k a y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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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E l i a , P l a z a C o g a n c h a 1 3 4 2 , 1 " p i s o , 

M o n t e v i d e o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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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i b r e r i a d e l Este, A v . M i r a n d a , N o . 5 2 , 

Edf . G o l i p à n , C a r a c a s . 

越南 

L i b r a i r i e - P a p e t e r i e X u â n T h u , 1 8 5 , rue 

T u - d o , B.P. 2 8 3 , S a ï g o n . 

̶rfi斯拉夫 

C a n k a r j e v a Z o i o z b a , I j u b l j a n a , S l o v e n i a . 

D r z a v n o P r e d u z e c e , J u g o s l o v e n s k a K n p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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